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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自己的家
   【明慧网2005年3月5日】想写这篇体会已经很久了。当自己的家，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谁？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这个不用我多说，师父讲得再明白不过。只不过迷中假象常常让我们丢失了自己、常常让别的灵体替我们在活、甚至代替了我们。因为宇宙要正法，大穹要重组，我们从遥远的天体来到这里，我们要救度自己的众生，作为宇宙的保卫者，我们要在宇宙的重组、大穹的更新中做出自己要做的。我们通过常人的身体转生投胎来到这里，来到这个迷的空间，给我们多了一个肉身，多了一双局限在这个空间看物体的眼睛，从而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一入这个迷中，就会把这个多出来的肉身当成了自己，把庞大宇宙无数空间中的一个小得可怜的空间当成了唯一的真实存在，把迷中的假象当成了真。

    这个肉体大脑只是一个工具，宇宙中无数灵体、生命体都能通过这个工具表现、表演。表面的一思一念，哪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神牢牢的控制着人的思想，人却认为都是自己想的。旧势力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按它们安排的路走。什么空子？思想空子。不是说我们口头上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旧势力就走了。为了控制我们，它安排了我们的一思一念。要想否定它，就要从一思一念上否定它、不要它、不配合它、抵制它。什么叫当自己的家？就是我们的主意识要主宰这个身体，不能让旧势力利用它安排的一思一念主宰了我们、控制了这个身体，从而干扰师父正法。
    我们都在清除旧势力，什么是旧势力？旧势力在哪儿？我们的一思一念，只要不符合法，背后就是旧势力的因素、就是旧势力。清除的就是它。这个时候，旧势力就躲藏在我们的空间场。邪恶为什么清除不了？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邪恶已经利用其给我们安排的一思一念操纵了我们，就象法中讲的“一把抓”，“它背后还乐你呢”。清除邪恶，首先要清除自己背后的邪恶。不是说表面的话符合法就是自己很正了，真正实质的东西往往不体现在表面。不真正的找自己，平时不踏踏实实的修，不去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很难突破旧势力的安排的。正法与修炼中，大法弟子碰到的一切事都是很大的事情，只有大法弟子人的一面把其看成了小事从而不在乎，从而滋养了邪恶，让邪恶迫害、干扰着自己与其他同修和整体。
    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不只是指表面迫害我们的恶人，更主要的是从一思一念上不配合邪恶。因为那不符合法的一思一念，它就是邪恶、就是邪恶在表现。你分不清了，你把它当成了自己，你不就是被它控制了吗？你不就成了旧势力的工具了吗？你不就成了它们一伙的了吗？

    提高层次的本身并不难，难的是修心，“修心最难过”，剜心透骨的去那个心是最难的。我认识到，真正实修中，难的是在常人各种观念的干扰中去分清是不是自己、最后找到自己的过程。用常人的话讲，就是一次次的战胜自己的过程，站在修炼的角度，就是在“我”大脑的思想中，去分清“假我”与“真我”，排斥、战胜一个个、无数的“假我”，用“真我”主宰自己，然后就是做“真我”要做的事。“假我”无数，“真我”只有一个。过去修炼讲脱胎换骨，真的是那样。常人没有为自己活着的，谁能认识到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是自己呢？只有真正修炼的人能做到。在修炼人面前，常人的各种观念本来什么也不是，但在旧势力的直接参与下，却变得比附体还厉害，就象附体一样无孔不入的干扰着修炼人，干扰着我们正法。修炼是严肃的，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严肃对待呀。我们的主意识不能象得了精神病一样，弱得当不了自己的家了。很多时候呀，不是我们战胜不了，而是我们的主意识没有了，就象死了一样，活着的不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放松自己的时候、不精進的时候，甚至心甘情愿的把身体交给它们管了。明慧网上常登出各地同修因病业迫害失去人身，我与许多同修一样，曾不断思考过。我只讲几件事，来说明主意识要强、主宰自己的关键。

    明慧周刊163期最后一页，提到一位同修被迫害得生活不能自理，但她没有因此而向“病魔”妥协，不用亲人护理，坚持自己独立行走，自己進食、穿衣服……一口面条曾吃了三、四个小时，一件衣服穿了几个小时，独立从床上爬起来需要半个多小时，十几米的路需要走半天，就这样还坚持到单位揭露迫害讲真相……半年后恢复正常。

    我认识一位同修，在常人看来百分之百死亡的车祸中，居然象没有事一样站了起来。可是回到家中却痛得站不起来，但她以顽强的意志，忍着难以想象的巨痛跪着、一步一步的爬到厨房，再艰难的把扶着墙物硬撑着做饭、烧菜……第二天，再忍着同样的巨痛爬到楼下的摩托车上，开到市场上买菜，再回来一步一步、一阶一阶的连爬带抓，上楼做家务，甚至她的丈夫下班就在一旁看笑话。就这样坚持了两天，第三天她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管她当时怎么悟的，首先她在行动上坚决不承认，没有把自己当成伤残人员，照常做自己该做的事。

    还有一个同修突然间出现像脑血栓的症状，四肢不能动，不能说话，不吃不睡，同修与她不能沟通。然而她第四天头上就完全正常，学法炼功。她4天里在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等到她第4天站起来时，才知道：她4天里全部的思想就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4天啊，那是怎样的毅力！一般人恐怕发1天、2天正念看没有效果也许就放弃了。在不能动、不能说话、不能吃、不能睡的情况下一心想着除恶，白天发、晚上照样发……一般人恐怕2天也做不到。

    我自己也曾遇到过一次，一天半夜里突然感觉异常难受。爬起来坐在床边，全身无力要虚脱一样，浑身直冒汗，一会儿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清醒时，身子依旧坐在床边，我看到地上的脸盆、炉渣子，不知何故，原来是妻子看到我病的样子，赶快起来，到父亲的屋子里给我端来了水，又在我跟前的地面上铺撒了一片炉渣，怕我呕吐。从我失去知觉到清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依稀记得，当我有了一点点意识后，还意识不到这个空间一切物体的存在，准确的说，周围的世界好象不存在了，只有一点微弱的意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被邪魔控制了，常人状态只是一个假象。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我清楚：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把身体交给邪魔，我不能配合邪恶，我要自己主宰自己的身体。我不停的发着正念，我竭尽全力的喊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喊了好久好久，但清醒过来，问妻子，她居然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我一直在床边坐着没有动，浑身冒着虚汗，脸色苍白。

    返回来再谈“病业”迫害，如果思想中还有“病”的概念，就很容易被假象所迷，就容易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整天就是为它在学法、在做好。这是邪恶的迫害，邪恶控制了你的身体，你却认为是“病业”，从而在邪恶的带动下难以自拔而不悟。如果站在正法的基点，用正念看问题，根本没有“病”的概念，也根本就不去想“病”这个字，这是邪恶给制造的劫难，这是邪恶要控制我们的身体，这是邪恶要我们顺它安排的路走。我们的身体怎么能交给它们控制呢，我们自己都当不了自己的家了、管不了这个身体了，那还谈什么走师父安排的路呢？师父要我们“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站准了基点，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该怎么做，就是要否定它、不配合它、抵制它、清除它。

    举个修炼中都能遇到的问题，学法发困。发困，这只是常人状态，其实是邪恶的魔不让我们学法，这是它干扰我们、控制我们的一种形式。你放下了书，就是配合了它、配合了邪恶。几年来，当我遇到困魔干扰我学法时，我向来都是坚决的抵制，瞌睡了，清醒过来再看，不行，就发正念，手软下来了，清醒了继续看书，再不行，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再看书，瞌睡了书掉下来了，捡起来还看……反正就是不听邪恶的，我就是要学法！我就是要学成法！学進法！10分钟、20分钟、30分钟……1小时、1个半小时，反反复复，我的正念不强，但我就是不向邪恶妥协。历经几次，最艰难的两次，持续七、八十分钟。一认为是自己在瞌睡，就被它控制了，我明确的认识到这是邪恶在干扰我学法、不让我学法。每次每次，当我突破的时候，更高的法理豁然展现的时候，我才知道邪恶为什么这样疯狂的阻止我学法，我才知道每一次的突破都是多么的关键，多少次突破后，每次的感慨都是“幸亏我没有放弃、幸亏我战胜了那一念”。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法学不進的时候，学法发困的时候，就是最需要学法的时候，就是境界升华前邪恶垂死挣扎的最后干扰；对学法的干扰，是邪恶最大的干扰。邪恶最怕什么？就是怕我们每天都能学進法。干扰学法的邪恶跟监狱里迫害你的邪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突破邪恶用瞌睡干扰学法与狱中绝食抵制迫害有什么两样呢？

    迷中的人啊，总是把肉体的性别当成了自己，把这个肉体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常人才没有为自己活着的，一生一生就如一场一场的戏，每一场戏中都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成了自己，忘了真正的自己是谁。而我们修炼的人，这一点必须看破。何况，真正的我们是遥远天体的主、王，我们是伟大的神，为助师正法转生到常人社会，怎么能被这个表面的肉体迷住了呢？怎么能把身体交给这些肮脏的低灵呢？让它们代替我们活着呢？太可悲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一个如来佛就代表着一个庞大的生命群。何止是如来呢，来到人世间的都很有本事啊。有许多天体的王、主都来了、他们代表着庞大的天体。可是进入常人社会中他们都迷在这里……”“一个神哪，你看他刚才还是一个伟大的神，一旦进入这个世界，一旦进入人体，这个脑子一洗，就真可怕，就分不清了……”大法弟子啊，任何时候都要清醒的认清自己的真正身份。否则，那是自己在修吗？我们神的一面，该真正的复活了。洪荒万劫，犹如一场梦，慈悲的师父把我们唤醒。我们怎能再糊涂沉沦下去。我们不能让常人的一面——“假我”代替我们活，我们不能徘徊于人在修炼的状态中升华不上去，我们要让神的一面——真正的自己主宰这个身体、当自己的家。
在大穹新旧更替的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都是宇宙中很大的事，走好的每一步都是无比伟大的威德啊！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志坚心不移
   【明慧网2005年11月5日】修大法前，我就能双盘半个小时。99年2月得法后，有个同修说：你一开始真修就盘不住了。我不信，可实际还真是这样，每天双盘从5分钟、10分钟、15分钟……慢慢增多。有一次，盘了15分钟，就有往起飞的感觉，觉得自己在空中转……，我不想飞，就平静下来了。几个月后我能双盘一个小时了，那天骑自行车，感觉两腿轻飘飘的。在这过程中，有时是哭着盘下来的，真是考验人的意志。双盘过半小时那一关时，我疼的喘气声都粗了，硬是不把腿放下来，一位阿姨（老学员）问我苦不苦，我笑着说：“不苦，没得法的人才苦呢。”阿姨笑着点点头。

    2001年，由于邪恶的迫害，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腰椎压缩性骨折，被邪恶中共的610、国安部门非法关押在医院里。邪恶为了尽快非法提审我，想尽办法给我腰部做了手术，在腰上打了钢卡、螺丝；双脚拍片子后，医生说骨头是碎的，有一块都碎的看不见了，就这样了，可他们没有复位没再做处理，就原封不动给我的膝盖以下全打了石膏。

    躺在床上，我从未想过我会如何，就一个心思——修大法炼功。记得那时有个护士说：别人一个骨头坏了，都疼得哭着不行，你这么多骨头坏了，也没见你哭。是啊，我确实没感到怎么疼，那一定是慈悲的师父承受了弟子很多的苦难。不能站着，我就躺在床上每天炼功，单位安排来“转化”陪护的我的同事说：“你是不是学过舞蹈，这动作这么好看。”我说：“这是在炼法轮功呢”。邪恶610、国安的恶徒知道后来恐吓，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强身健体的方法。他们无奈，我依然每天坚持炼功。有空时，我就向医生护士及身边的人讲真相，揭露邪恶暴行。没几天，610、国安就把我转到了严密控制的监狱医院，后来明白：邪恶之徒想的是尽快要所谓的口供。

    在监狱医院里很苦，还有一种精神上的折磨，每天早晨听到那铁链哗哗作响，门一道道被打开，接着610、安全局的恶人轮番進来凶神恶煞般的恐吓、威逼，非法审问，一连十天左右，直到我将他们的笔录本撕掉为止，他们再不来了。看着他们的行为，只觉得可悲、可怜又可笑。我什么也不怕，在黑暗的监狱里，我看见房屋上空护法神都在那坐着呢。二十多天后，我可以坐起来了，我就开始炼第五套功法，因躺得太久，人有些虚，打手印时胳膊都在抖，腿被石膏裹着，只能散盘，这样坚持了几分钟，但我心中非常愉快：可以坐着炼功了！同室有个人说：你一打坐就像莲花一样，真好看。

    在这里还先后来了其他四位女同修，都是被迫害极为严重的，有三位是为抗议迫害绝食多日被邪恶送進来的。在这里我们一起背法、交流，一起相互鼓励、反迫害，最终邪恶不得不先后放她们回家。那时心中最难过的是自己学法太少。我想学法，我要出去，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不能承认这迫害行为！

    二十天后，我回到了家。那是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看着树上嫩绿的小芽，我真感觉到了：“连宵风雨不须愁”，“数点梅花天地春”。几天后，我坚决去医院把脚上的石膏拆了，看着骨瘦如柴，肌肉已经萎缩了的双腿，医生背地里给我父亲说：“家里给买个双拐，以后回家试着拄双拐吧”。我知道后说：“不用，我只要每天坚持学法炼功。” 除坚持学法外，我从站开始，先炼第三套功法，一遍、二遍、三遍，我分三次才炼完，第一天、第二天……，炼功时间逐渐增长，脚的疼痛没能动摇我的决心。一星期后，我从只能站一分钟到能迈步行走了。

炼神通加持法时可难了，那个脚腕特别硬，一搬就疼得钻心。第一周只能炼单盘，坚持十分钟。能不能双盘呢？后来我想，以前能双盘，现在也一样能双盘，别被自己的观念挡住了修炼的步伐。意识到了，可做起来真苦，硬是把腿双盘了，撕心裂肺的疼啊，几秒钟都受不了，拿下来了，思想业也干扰：“这脚骨本来就没复位，这双盘硬搬上来，会不会影响恢复……”，马上就意识到这不是我，是思想业的干扰，炼功是最好的，我分清了哪个是我要的，哪个是思想业，是要清除的。

    我从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开始往上盘，只要有一天到了十分钟，以后就不低于十分钟，最后，我双盘又能和以前一样盘一个小时以上了。除了肉体上的痛楚外，还有其它方方面面的苦难，有另外空间邪魔干扰的表现，有被邪恶蒙蔽加上怕心作怪的父母的强烈干涉、打骂；丈夫也被邪恶非法迫害……为阻止我修炼，父亲三次与我断绝父女关系，几次要将我赶出家门……我始终本着善念向他们讲真相，力所能及做一些家务，后来，父母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期间，610、国安、派出所、街道办也不断的来骚扰，只要来人，我就向他们讲真相。有一次，几个国安拿着收监令企图将我再次非法关進监狱，我想起师父讲法：“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是修大法的，谁也动不了我，我边发正念边义正辞严的正告他们，向他们讲真相，在父母的声援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大战”，正义战胜了邪恶，善念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他们收回收监令，停止了对我的進一步迫害。

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随着学法和心性的提高，加上坚持不懈的炼功，就这样，从受伤那天算起，40天能走，两个月能双盘，三个月时，我就基本能活动自如了，现在，自然也能跑能跳了。再苦再难，也没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信念和修炼大法的那颗心。这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段亲身经历，深深感受到师父的洪恩和洪大的慈悲，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威力。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从根本上不承认
        旧势力的一切
   【明慧网2004年8月14日】近来在同修的切磋文章中，一直有在旧势力邪恶黑手的干扰迫害下，同修出现严重病业，并失去生命的文章，感到很痛心。我们地区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我本人和我们资料点的同修前不久就被干扰得非常严重。但坚定的正念正行，冲破了黑手的干扰。我把我们的情况说一下，希望给走不出病业的同修一个提示，共同切磋，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我们资料点上人手少，工作量大，但我们坚持每天学法、发正念、做大法的工作，各自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所以两年来我们一直做得比较顺利。虽然有时也有些干扰和摩擦，但都能找到不足，重新归正。可是在上个月（7月）初，忽然我们点上的每个人几乎都受到了病业的干扰，而且来势凶猛。有一个同修牙疼得脸肿得老高，另一位重感冒一样，浑身疼，鼻涕眼泪直流。还有一位上吐下泻，肚子痛的直不起腰来。这对我们资料点整体的迫害来的很突然，我嘱咐大家再难受也一定要坚持学法，并坚持多发正念。并找找我们最近有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

    通过交流我们找到了不足，发现我们最近在一起学法少，切磋也少，致使有的同修对某件事有不同意见时，不能及时讲出来，闷在心里，别的同修又有些误会造成一些隔阂，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大家又各自向内找，找出自己的执著，身体很快恢复。可没过两天，对我身体的干扰又上来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上网，忽然就感到一股阴森森的凉气缠住了我的身体，我开始浑身发冷。我坚持把工作做完，每到正点都发正念。发正念时好一些，可过一会儿又冷得浑身发抖，头疼，嗓子疼，浑身难受。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决不能被黑手控制，坚决战胜它。早晨照常起来炼功，尽管没一点力气，也坚持炼。照常正点发正念，照常学法，照常工作。第二天下午开始好些了，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刚过一天又开始了，这次比上次还厉害，嘴苦的饭一口也不能吃，浑身疼，一会儿热，一会儿冷。脑子昏昏沉沉。尽管我还坚持正点发正念，可太难受了，觉得正念也没那么强。

    过了一天又稍好些，我想总算闯过来了。哪成想，晚上又开始了。我就这样好好歹歹十多天，一次比一次厉害，到后来头疼的象要裂开，浑身难受的躺也不是坐也坐不住，满嘴都起的大泡，牙也疼得受不了，咳嗽、吐血，整晚上难受得不能睡觉。虽然我还在发正念，可正念不强，已起不到很好的作用。我当时想，哎呀，实在受不了了，干脆死了算了。这念头一出，我马上意识到不对劲，我是大法弟子啊，有多少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啊！师父为救度我们替我们承受了多少苦难，我就这么一点的难就过不去了？多么自私啊。

    这样我开始冷静下来考虑这一切，平时遇到工作或身体上的干扰我觉得自己正念很强，有时往网站发东西邪恶会想着法的干扰，让你不是这里出现故障就是那里出现毛病，发正念后都能顺利解决。身体上虽有些干扰，正念中也会很快过去。可这次这么厉害几年来还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一定是自己有什么漏洞，自己做得不好才被邪恶钻的空子，我的漏在哪儿呢？

    那天我坚持着起来学法，翻开师父最近《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静静的看。师父的一段话吸引了我，我反复看了几遍。师父说：“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看了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可我在迫害中一直想着要战胜它，要铲除它对我的干扰迫害。我这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了吗？这无形中不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吗？既然存在它就能迫害你，能干扰你。因为你承认了它。

    悟到这儿我就开始发正念，我说：我坚决不承认旧势力黑手及不法神对我的一切迫害，无论历史上签过什么约，我都不承认。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配考验我，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发完正念后，我感到了多少天来从没有过的轻松感，牙很快也不疼了。

    接着我开始找自己，我发现我还存在着很多的执著心，工作中武断、自负，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我就是师父讲的那种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别人一说就发火的那种人。学习了师父的讲法后，知道要改掉这种在人中养成的最坏的毛病。也和同修们切磋，可真正遇到事时只是从表面上克制自己，其实心里并不服气，没有从心里真正把这执著放掉，没有修炼人的祥和慈悲的心态。还自己给自己找借口，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这怎么能行呢。师父都讲明了自己还做不好，这是多大的漏啊。由于自己的心态不好，使整个点都协调不好，造成了旧势力黑手迫害的最大借口。我深刻地认识到，这次对我们资料点人员的迫害，最大的根源在我这，尽管每个人都有漏，可如果我的执著不那么强，和大家共同协调好，学好法、发正念，遇事都能祥和的共同解决，就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漏洞。认识后，我的身体当天就不难受了，第二天嘴里的泡全消了，饭也能吃了，很快恢复了正常。别的同修经过向内找也好了，我们资料点一切恢复了正常。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

我讲出来这些是要告诉那些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关键时刻我们的一思一念很重要，就是磨难再大也要学法，“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我们要按师父讲的去做，连旧势力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现在正法的洪势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共同携手，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一起迎接辉煌的明天。
 正念消除脑血栓病业假象　    

    四天汇入正法洪流
   【明慧网2005年1月12日】2004年9月份的一天，大约下午三点来钟，我出去讲真相回来，刚上到四楼觉得右边脑袋剧烈的疼痛，左边身子麻木没有知觉，大汗淋漓，身体沉重走不了。这时我首先想到：我是修炼人，一定要顶住，决不能让邻居发现影响大法形象，就这样我还是坚持上到六楼，打开门锁進屋就一头扑到床边不会动了，脑袋里一片模糊。但我仍然强制自己坚定的想着我是大法弟子没有事，这一定是黑手迫害，我要铲除它。可这时手和腿都不听使唤了，全身瘫软的躺在地板上。当时我爱人出差在外，孩子上班没回来，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想打电话，记不起号码，手也不会拨号，我就喊隔壁同修，大声的喊，同修听到就来了。我告诉她是怎么回事，并让她打电话叫我孩子回来。

大约七点来钟孩子回来，问我要不要去医院看。我坚定的说：医院不是我去的地方，医院是常人去的，我要去了医院就是个常人，就得瘫，因为我父亲脑血栓瘫了，十多年前故去了。我大哥五十岁时患脑血栓，十多年花了无数钱至今未痊愈。我今年五十三岁，旧势力想安排我也走这条路，不可能！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要全盘否定它，就跟师父走。

    没得法前我一身病，特别是顽固的高血压，什么办法都治不好，最后只得买五百元钱一瓶的传销药也不管用。修炼大法我一身病全好了，我坚信只有师父能救我，只有大法能救我。孩子虽然不修炼，但她亲眼看到我的变化，也非常支持我。

    我虽然很坚定，但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大难，心里也有点不踏实，不停的向内找，我知道这是旧势力迫害，是我修炼有漏，但漏在哪呢！一时找不到，我很想找同修交流，就让孩子打电话找来两同修。正在此时，我爱人从外地打来电话（他是大法弟子，是一家公司副总，出差到广东办事）我把情况告诉他，他很坚定的说：“莲姿，你不要害怕，一定要坚定，正念要强。”我听了心里踏实多了，这是同修给我的力量和鼓舞，我真的很高兴。

    来的这两位同修就帮我发正念铲除黑手，就这样到七八点钟，我就能起来，孩子扶着就能去厕所。头还是剧烈的痛，大汗不停的淌，小便赤黄，典型的血栓症状，但我的心一点没动，时刻都在法中，感觉师父就在身边看着我，加持着我，所以自始至终一点怕都没有，同修和我一起学法、炼功、发正念直到半夜。

    第二天，我就能扶着下楼，到同修家去交流。通过交流，我悟到：三件事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这是师父安排的路， 一定要走正。几年来我每天除了学法炼功发正念，还必须出去发材料讲真相。通过各种方式，哪怕是一走一过的人我都不放过，即使再怎么固执的人，甚至抵制、撵我走的人，我也不轻易放过，我认为越是这样的人，越是中毒最深的，越需要下功夫救度，越需要抓紧时间救度，所以我千方百计讲透讲清。我越这样做，旧势力越怕的要死，就想方设法找我的漏，钻空子迫害我。所以在发正念时我告诉它们：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做的是最正的事，即便是有漏，有师在有法在，也不允许你们干扰，我有师父管，不允许你们管，除我师父之外，谁管谁是罪，就必然要解体下无生之门。

    第三天，我开始出去贴材料讲真相，两手往上一擎，腿一软摔倒了，我一边往起爬，一边想：邪恶害怕了，又想来干扰，你可吓不倒我，我就是要贴，就是要讲，就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走好走正修炼的路。就这样，从第四天开始，我又象往常一样一身轻，堂堂正正融入到正法洪流之中。

    这件事让周围的常人深深折服大法和师父的威德。我大女儿的公公婆婆（常人）都是一家医院知名的医师，当时知道后，动员我去医院，又想来为我看病，被我婉言谢绝了。事后亲家亲自来看我，让我走给他看，最后感慨的说：“是法轮大法救了你呀！”邻居们亲眼看到这神奇的变化，过去不信的，也因此对大法深信不疑了。

希望正在磨难中的大法弟子一定要坚定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要动人心。同修们，要坚定正念冲破病魔的牢笼，在神的路上精進吧!
  向内找去执著 战胜病魔
   【明慧网2005年4月3日】一个时期以来，我在修炼中经历了一个由认识不清被邪恶钻了空子到整体配合，清除病魔干扰的曲折过程。今天写出来，同还在被病魔干扰的同修交流，用正念战胜病魔，排除干扰，完成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2001年10月份恶警突然抄家，当时我爱人不在家，家里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存折、现金、金项链、首饰等都被抄走，我也被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经与同修交流以绝食反迫害方式，两个月后闯出。2002年我爱人在亲属家遭绑架到看守所后被送劳教三年。邪恶又企图绑架我，我被迫流离失所。 一年后又回到家乡，我便出现例假不走状态，身体疲惫、脸色蜡黄，当时我以为是在消业，每天照样干自己应该干的事。由于认识基点不对，误把病魔干扰当作是在消业，滋养了邪恶生存的空间，让其钻了空子，这种现象持续二年多，终于在2004年10月21日出现大流血晕倒，被家人强行送往医院。当时心里虽然明白，但身不由己，眼睛睁不开，浑身象泥一样四肢无力。在医院输了1200cc血，大夫说子宫有鸡蛋大的瘤子需要手术治疗。住院第三天爱人从劳教所回来后，经交流认为是病魔的干扰迫害 ，根本就不是消业，必须彻底否定清除。我要求出院，遭到院方和家人的反对，后与大夫反复交涉，主治大夫说，如果出院出现大流血后果自负，我签了字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家后干扰不断，我认真学法，坚定正念并开始找自己。师父说：“长期以来啊，有一些学员就是有那根本的执著不去啊！堆积到最后了，过不去了，难就大了。出现问题哪，不是从心性上去找，不是从根本上去提高自己，真的把这事放下、从另外一方面堂堂正正走过来，而是针对这件事情：哎呀我这件事怎么还不过去啊？我今天做得好一点应该好一点啊，我明天做得更好一点应该更好一点呀！他老是放不下这件事情，看上去还好象是在放：你看我在做好。你在做好你是在为它而做好！你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而应该去做的那样做的！”（《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回来后约两个月左右又出现流血不止现象，当时虽然知道是邪恶迫害，发正念清除它。同修来家同我一起学法，集体发正念清除它，半个月这种状态就解除了。 直到2005年2月14日这种状态又出现了，自己的心里有些不稳，这魔难怎么还不过去呀，老这样下去别人会说大法弟子怎么也得这个病，甚至以前讲真相明白的人也会产生疑问，给大法造成什么影响啊！经过与同修交流我悟到，想这么多都没有离开“我”字，都没有离开“怕”字，实际上又形成了一种“怕”的执著，还是没有从根本上向内找自己，还是根本的执著没有去掉。“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进”（《洪吟（二）》）我开始从一思一念认真查找自己存在那些根本执著心没有放下。

    配合心：当邪恶抄家时，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我说是，还在邪恶所抄物品清单上签字，当问到大法资料来源时，又谎编一些不该说的话，后又主动被邪恶带走，这些都是不正的，也是配合邪恶的表现。
    名利心：爱人被劳教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在外，见到过去的熟人不敢照面，有意回避。当有人问我爱人干啥呢？不敢正面回答。而是有意编造谎言搪塞怕丢面子。实际上应堂堂堂正正告诉对方，因为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被劳教了，借机讲真相。

    争斗心：有时遇到心性上的摩擦，不能以一个修炼人心态去对待，往往向外找怨这怨那、愤愤不平，甚至跟人斗，想争个高低。

    疑虑心：出院后，心想再流血可怎么办？给大法得造成多大影响，这不给大法抹黑吗？正念不足，没有从根本上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怕心：没能站在法的基点上证实法，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而是用人的怕心对待正法，从而又产生一种“怕”的执著。

    在这种情况下，2005年2月21日我爱人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左半身不好使，左半脸麻木，上嘴唇也肿起来，吃饭拿不住筷子，洗漱需人帮助，上厕所需要我搀扶，真好比雪上加霜。当时对我是一个突然打击，头脑一片空白。但我与爱人都悟到就是邪恶的干扰，必须正念清除。爱人也悟到在劳教所大约有两年时间手脚一直冰凉，有时凉的象上霜似的，手指尖都发白，也一直没有出过汗。回家后本应认真从心性上找原因还有那些心没放下，而是闭门学法炼功，与同修交流时心态也不稳，甚至晚间同修来家敲门声音大一点都怕的不行，这不正是对着怕心来的吗？事情发生后他认真向内找自己，不断的归正自己，与同修互相交流，集体学法，集体发正念。他每天多学法炼功，增加发正念次数。开始时手脚不听使唤，他正念十足的说：手脚是我的，就得听我的，它不让我炼，我就是要炼，硬是一分钟一分钟延长炼功时间直到炼完为止。
在师父的呵护和同修整体配合下，情况大变，五天时他就不用搀扶独立行走了，第10天自己能洗衣服，一个月后就能骑自行车讲真相了。现在我也不流血了，身体有劲了，脸也变得红润了，常人看了都说：大法真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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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病业关考验的是谁？
   【明慧网2005年8月20日】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听到同修谈论两种情况，一是如何号召集体发正念帮助受严重病业干扰的同修，二是分析被干扰的学员有哪些执著。这使我想起一位知名老学员的旧事。
   有位老学员，原来一直是大陆某地区的站长，在那些年中，提起她的名字，大陆学员几乎没人不知道的。这位老学员除了自己坚定修炼外，洪法、带领大家修炼，起到很大作用，所以在众多学员中威信非常高，甚至能起到大面积令行禁止的作用。有同修形容说，4.25那个时候，她说应该去北京上访，多少学员毫不迟疑的就去，说不用去了，大家就都不去了。虽然是个形容的说法，很能体现出她的威信。这场迫害开始一年多之后，这位老学员突然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这个消息在当地学员甚至外地仰慕她的学员中立刻引起强烈关注。大家都非常关心她的安危，对于如何做才好，更是非常尽心，以至于持两种不同意见的学员争执的也非常厉害，大家很动感情。然而这位老学员转天就走了，把许多尊敬她、信任她、跟随她的学员留在震惊、悲痛和疑惑之中。
   事后我们了解到，那位老学员身体出现那个严重症状，对她自己是个严峻的考验，但那次考验更主要是针对周围学员来的：看大家是跟法修，还是跟人修。当考验摆在眼前时，大家都动心动情，心思全集中到如何帮她摆脱危难上了，而大家最应该做的讲清真相、护法、揭露邪恶、修炼自己，却都放到次要位置上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位老学员的表面安危放在比大法赋予大法弟子的天职还重的位置上。神见状立刻加大魔难，让她走了，看她走了大家是否还能坚定修炼，能否跟着法修。所幸后来当地许多学员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不再执著，而且这位学员也圆满到很高的位置上去了，这是后话，但毕竟这位老学员在法正人间到来前走了，损失已造成。
   当然，这里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帮助和关心魔难中的同修，危难时刻的确需要有人帮，但关键是如何帮、如何把握分寸，才真是正念正行。从我们看到的不少例子看，严重病业关出现时，主要考验的往往不只是身体承受病业表现的那位学员，而是周围学员，看大家能否真能坚定修炼，看大家能否按照法的要求把握好自己。
   事后反思，看到两点，第一，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做事效果不在人数，而是看出发点和过程中的心态是否真的都在法上。第二，身边出现任何人和事，我们都不应该偏离我们要履行的主要使命——抓紧讲真相、救度世人，这是正法弟子的天职。
   本例中被用来考验大家的学员，固然有其应该更早放下的地方，但正因为她那些方面还没有放下，巨大的魔难有针对性的压下来的时候，她也就不容易过得去。如果大家当时都不去执著这个学员及其状态，而是把心放平继续集中精力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讲清真相的事，可能那个魔难反而不会那么猛烈，因为反正大家都是跟着法在修了，坚定修炼，主次分明；那在神的眼里，利用这个学员对大家继续考验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其实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情况各有不同；特别是当前最后清除恶党邪灵的时刻，很多干扰是邪灵干的，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企图延缓它们的末日的到来。关键是出现矛盾和问题时，我们修炼人不应该把现实简单化、模式化；身边出现被用病业干扰走了的同修，我们也不要在人身后过多分析人家生前哪还修的不够好，我们在人这一层中还是需要讲厚道的。出现被干扰走了的同修，我们心思要放在及时看自己有哪些教训可吸取，自己哪些地方还没修上来。象目前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有的和上述情况类似，有的却是很多其它的情况在起作用。但是不管出现什么矛盾、症状表现在哪个学员身上，只要问题出现了、让自己看到听到了，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每个人自己如何从中修炼提高上去的因素。
         
























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正念正行战胜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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